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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与青少年社会化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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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社会崛起加速了青少年社会化时空转型，并推动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社会化媒体勃兴，

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健康社会化风险。身处网络社会时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榜样缺位、认同危机和

人际区隔等风险越来越凸显。为了应对上述风险，当前除需要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青少年初级群

体及其认同外，还应大力培育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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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传播技术发展史，传媒科技发展对
社会的影响曾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但美国未来学
家保罗·萨弗 （Ｐａｕｌ　Ｓａｆｆｏ）却认为人类存在明
显 “技术近视”。即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一项新技
术的短期潜在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这必将
导致 “我们先是行动过火，然后 又 行 动 不
足。”［１］９网络传播科技迅猛发展，似乎正在印证
萨弗的判断：当我们热情拥抱新媒体时，似乎很
容易忽视网络社会崛起对社会的潜移默化影响，
以及这种结构性影响究竟如何发生。本文尝试基
于时空社会学理论视域，探讨媒介环境变迁给青
少年①社会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一、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与青少年社会
化模式变迁

（一）网络社会时空转型及其 “脱域”
当前，以社会化媒体勃兴为新标志的移动互

联网早已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建构
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
也在建构着个体日常生活及其价值观念、社会认
知、情感经验、行为方式及社会化过程。［２］以
“信息时代三部曲”享誉全球的曼纽尔·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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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崛起正在重组我们社会的方方面
面。［３］４６９在卡斯特看来，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意指
“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 （ｎｏｄｅｓ）”，网络社会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指称一种日常现实空间中的
社会形态。他认为，网络社会崛起必将带来以信
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 “时空转
型”。［３］９１

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大师安东尼·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认为：在前现代社会 “空间
（ｓｐａｃｅ）和地点 （ｐｌａｃｅ）总是一致的”，“社会生
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 ‘在场’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的支
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发展不仅让
各种 “缺场” （ａｂｓｅｎｃｅ）因素的作用日益彰显，
也让社会活动越来越受到远距离因素的影响和控

制。故此，伴随现代性的时空分离与重组， “脱
域”（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ｉｎｇ）现象的发生不可避免。 “脱
域”是指 “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
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
的关联中 ‘脱离出来’”。［５］ “脱域”描绘的是现
代社会关系如何摆脱传统社会时空 “此时此地”
的限制，呈现出的一种特征和状态。正因如此，
主体的人逐渐从与其个人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

社会关系网络和地域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并逐
渐蜕变成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吉登斯还援引媒介
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哈罗德·伊尼斯 （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 和 马 歇 尔 · 麦 克 卢 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的观点，认为主导型媒体引发的时
空转型不仅会促使社会与个人日常生活方式发生

转变，同样也会影响主要通过社会化来实现的
“人类经验的传递”模式的变迁。［５］１８－２７

（二）网络社会的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
“人类经验的传递”有赖于个体的社会化，

对青少年成长更是如此。社会化是指 “个体在与
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
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
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
程。”［６］１０４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于个体生命始终的长
期过程，青少年社会化阶段尤其关键。人类社会
文化的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的维持和发展，青
少年个性人格的健全和完善，无不与青少年社会
化的效果息息相关。
毋庸置疑，青少年社会化总是在一定的时间

和特定的空间中进行。马克·波斯特 （Ｍａｒｋ
Ｐｏｓｔｅｒ）认为 “社会网络结构的变迁也可以看作

是人类利用不断发展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对人

类社会时空框架进行解构的过程。”［７］１３由此可
见，网络社会崛起及其引发的社会时空转型，自
然都给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和结果带来结构性影

响，即社会学家称之的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
这种社会化模式变迁又主要体现为：社会化主体
泛化、社会化控制弱化和社会化进程压缩等。

“社会化主体”是指 “那些影响我们自我观
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生活取向的人和群
体。”［８］７９在传统社会中，青少年社会化最重要的
主体多是家庭、邻里、伙伴群体等。中国式家长
制的自上而下、长辈权威教化、晚辈被动服从的
传统社会化模式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
网络社会的时空转型，这种传统型社会化模式正
遭遇新型社会模式的挑战。如大众传媒作为社会
化主体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社会 “信息化”
“全球化”和 “网络化”发展导致传统权力 （权
威）越来越出现 “非领土化”和 “去中心化”趋
势，过往以年龄、资历等传统权威为要素的话语
权正在日益被消解。
网络社会青少年社会化主体泛化，又会带来

传统社会化主体控制的弱化。网络社会时空转型
中，新型社会化主体可以是一个新闻网站、网络
社区、社会化媒体平台等。新型的青少年社会化
时空突破了传统时空 “此时此地”的特定限制，
传统熟人社会化环境逐渐让位于陌生社会化情

境，这种崭新的社会化时空和范式变迁在给青少
年社会化提供部分新的可能性同时，更多则是弱
化了传统的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控制，以及大大压
缩了传统青少年社会的进程。
随着社会化媒体日益嵌入日常生活，传统社

会化模式下的 “实体流程”逐渐让渡 “虚拟现
实”过程，青少年社会化周期在网络社会 “时空
聚缩”中将被大大缩短。尼尔·波兹曼 （Ｎｅｉｌ
Ｐｏｓｔｍａｎ）认为，电视媒介兴起将改变和压缩传
统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
的符号世界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电视
传播符号解码的简单性导致少年儿童和成人相当

大程度地共享信息，让成人世界毫无保留地向儿
童开放，导致少年儿童社会化应有的进程被压缩
甚至打破，结果是 “成人化的儿童”问题日益严
重，最终会导致 “童年的消逝”。［９］１４２约书亚·梅
罗维兹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ｅｙｒｏｗｉｔｚ）担心电子媒介让传
统以年龄分期为地域边界的消解，最终导致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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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容对儿童的侵害。他发出警告说：“儿童似
乎在接受正式教育以前就知道了过去是禁忌的话

题。”这将带来一系列 “儿童问题”与潜在
风险。［１０］２１８

二、网络社会时空中青少年社会化的
潜在风险

客观地说，青少年社会化模式的变迁会为其
社会化带来新的机遇，如传统模式下青少年社会
化内容倾向群体化特征，网络社会新型青少社会
化模式使得社会化内容更具有个性化色彩。［１１］但
新型社会化模式下社会化主体泛化、社会化控制
减弱、进程压缩等也会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潜在
风险。

（一）网络社会的榜样模糊与消解
青少年社会化是一种外在教化与主体内化的

双重过程。社会教化提供青少年社会化外在环
境，主体内化凸显青少年社会化中的选择性和主
动性。中国儒家传统提倡 “教化”，通过上行而
化成以下，向来重视外部环境对个体社会化的影
响。故此，晋代的傅玄说，故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人之性如水焉，
置之圆则圆，置之方责方。澄之则渟而清，动之
则流而浊。”［１２］１１２荀子则曰：“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
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１３］５

从社会学习理论看，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是一
个认知、接受、模仿、内化的渐进式过程。青少
年社会化进程能否顺利，首先要确定其社会化被
模仿和被学习的对象，或曰树立正确的 “榜样”
和行为 “标准”。但当下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
青少年社会化越来越受网络社会及其时空转型的

影响。由此，“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中，多元
分化的社会化主体、自主开放的社会化形式、个
性张扬的社会化内容成为青少年新型社会化的重

要特征。”［１４］正如波兹曼所担心 “童年的消逝”
一样，网络社会中的感性连接、随意交际，注定
了碎片化时空中社会化实践的稍纵即逝，并呈现
随意、松散与不稳定的新型社会化特征。网络社
会青少年外在教化日渐呈现出社会文化和价值标

准的驳杂多元，导致其在主体内化过程中难免会
眼花缭乱，难辨是非。就其本质，当前困境更多
是传统标准误置和榜样错位。全球化背景下网络

社会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愈发让青少年
社会化中的学习标准和榜样出现争议性和不稳定

性，往往让青少年无所适从。换言之，网络社会
青少年社会化风险似乎早已不是 “有无选择”的
问题，而是 “如何选择”的问题。

（二）“后喻文化”时代的认同危机
青少年社会化是一种对既有社会传统价值和

社会行为规范的认同与内化过程。认同不仅是青
少年社会化的前提和基础，同样也是其社会化的
目标与旨归。网络社会时空转型及其 “脱域”，
在给青少年带来更多自由和解放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地使其逐渐丧失历史纵深感和地域认同感。
卡斯特甚至有点悲观地认为：“网络社会的抵制
认同，像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
同瓦解时产生的个人主义方案一样，到处
可见。”［１５］４０９－４１１

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中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
因榜样模糊和标准多元杂呈；另一方面则来自传
统权威日渐消解。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认为社会世界的 “祛魅”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是
现代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图景，网络社会 “去中
心化”更是加速了传统权威的消解。如针对现代
社会的 “文化反哺”及其代际间认同危机，人类
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早就有
过精彩论述，她将人类社会按代际关系划分为三
个阶段： （１）过去：前喻文化和学富五车的长
辈； （２）现在：并喻文化和亲密无间的同辈；
（３）未来：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米德敏
锐地预见：现代社会演进中传统权威的消解与子
代对父辈的认同危机必将相伴相生。［１６］７－１２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 · 特克尔
（Ｓｈｅｒｒｙ　Ｔｕｒｋｌｅ）对此也提出警告，她呼吁我们
应更多关注网络科技对青少年身份认同和身份重

塑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身份问题是青少年生
活的核心”。［１７］１８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
化媒体越来越深度嵌入青少年日常生活，赛博社
会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空消弭
的赛博空间 “族群分割或精英对立现象普遍，不
同群体、不同立场、不同价值的声音杂陈其间”，
使得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边界变得越来越
模糊。［１８］这些都容易激化 “后喻文化”时代青少
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甚至是身份焦虑。

（三）“群体性孤独”情境中的人际区隔
传统的青少年社会化通常是在家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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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等社会环境中进行。在传统社会，家庭和学
校是青少年社会化最主要场所。网络社会 “信息
化”“全球化”和 “网络化”却对青少年社会化
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全球化和信息
化不仅削弱传统权威和人际关系纽带，流动的空
间和压缩的时间同样让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趋向虚

拟化和抽象化，进而诱发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
人际区隔现象发生。有人甚至担心，“由于网络
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虚化，以具体的时空和人际
互动为基础社会性走向 ‘终结’……如果长期沉
迷于网络空间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存在感与
疏离感并存便在所难免。”［１９］

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是传统青少年社

会化最直观、最常见方式和途径。网络社会崛
起，尤其赛博社区越来越嵌入日常生活，青少年
社会化的空间场所越来越从传统熟人社区转向社

会化媒体时代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的青
少年社会化更多体现为交往方式的间接性和交往

角色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前者如青少年日常生活
中以互联网为中介、以文字为载体的非直接社会
交往；后者如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沉迷或对社交
媒体的过度依赖等。
伴随现代传播科技突飞猛进，传统的人与人

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正逐渐被技术化和中介化

的交往方式所取代。类似的间接性、虚拟性交往
方式如果长期发展，容易诱发青少年社会化中的
现实疏离和人际区隔，导致青少年内心焦虑甚至
是孤独。特克尔认为，网络社会中数字化的社交
关系让我们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让我们
变得越来越孤独。［１７］１其结果，很容易诱发青少
年社会化中的偏常行为或网络成瘾等，这显然都
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社会化。

三、网络社会青少年健康社会化的风
险应对

无论是上文针对青少年社会潜在风险分析，
还是下文探寻应对之策，本文意不在全面分析青
少年社会化的风险及其应对，而是希望聚焦于网
络社会时空转型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风险及其

规避。故此，我们接下来重点谈谈网络社会转型
中的青少年社会化风险规避之策。

（一）重塑青少年社会化的时空
青少年社会化是在特定的网络社会时空中进

行，这种时代语境与社会文化情境归根结底是人
类实践活动建构的产物，这也为我们重塑青少年
社会化时空提供了逻辑依据。某种程度上说，网
络社会时空 “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
物，但网络社会时空同样具有一定的区隔性和地
域性。就区隔性而论，网络社会不仅存在不同子
系统的社会网络，也有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向度
之分。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社会化时空的重
塑，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制度、规定、习俗等加
以规范和引导。如在法律和制度层面，通过完善
和贯彻执行青少年教育法规和保障机制，充分发
挥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等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
积极作用。这不仅可以有效改善青少年社会化时
空虚化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有效防范青少年社会
化中出现人际区隔等风险。
信息传播科技与互联网迅猛发展，虚拟网络

已成为青少年社会化重要的空间场所。在社会化
媒体勃兴的当下，网络空间中多元价值观杂呈、
信息泛滥且泥沙俱下、良莠不齐。青少年长期暴
露在此类信息环境之中，难免会给其健康社会化
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无论政府、社会，还是家
庭、学校或大众传媒，都理应在青少年社会化中
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如通过法制法规建设、平
台监管、内容规制或传媒自律、舆论导引等诸多
手段，共同努力为青少年社会化创造一个积极、
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
等同样需要承担起青少年社会化引导者职责，积
极创造更多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交往活动空间，逐
渐引导青少年从线上走向线下，真正融入鲜活、
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而在更为现实的时空维
度中推进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

（二）再造初级群体及其身份认同
著名 社 会 学 家 查 尔 斯 · 库 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ｏｌｅｙ）认为 “初级群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ｓ）
是人性的养育所。初级群体是指由面对面互动所
形成、具有亲密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
家庭、邻里、青少年游戏群等。库利强调初级群
体在个体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
初级群体是个人的社会性获得和理想人格形成的

基础和关键。［２０］２３－２４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
及网络社会迅速崛起，导致新型青少年社会化模
式下初级群体的衰退已是不争事实。这种衰退不
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生活世界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

交流，造成青少年生活走向个体化，甚至趋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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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封闭和人际区隔。青少年初级群体的消解，也
影响了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样会影响其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人格形成。故
此，再造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初级群体及认同
就显得尤为关键。
通常，家庭和学校在青少年社会化发展中犹

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向来在青少年
社会化中举足轻重，是建构青少年初级群体最重
要的地域场所和主导力量。但随着现代转型社会
的生存压力及应试教育 “阴魂不散”，当下无论
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代际或师生间的生活化交流
变得越来越少，中国式家庭教育中 “缺失的父
亲、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孩子”成为常态。家庭
理应 “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其对青少年
社会化过程中的情感疏导，再塑其 “自我认同”
都至关重要。［２１］因此，青少年父母理应充分意识
到初级群体对青少年成长的价值和意义，懂得
“漠视是一种最大伤害”的道理。不能因为所谓
的生活压力，习惯性用物质给予来代替对青少年
的情感陪护。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当下，父母和
学校老师还应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应仅仅将
考试成绩当作衡量青少年成功与否的单一标准。
而应积极、主动地为青少年初级群体的构建和维
系创造良好条件。在朋辈群体对于青少年影响正
日渐突出的当下，社会和社区等也应努力为青少
年创造适宜的游戏、活动和运动空间，进而为青
少年初级群体的构建及其健康社会化做出贡献。

（三）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思辨力
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初级群体及其

身份认同等对青少年社会化自然重要，但也不能
忽视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的主体性。阿尔伯特·
班杜拉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ｎｄｕｒａ）的社会学习理论认
为，儿童行为的产生遵循三元交互决定论 ［Ｅ＝ｆ
（Ｂ）］，即 “行为、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实际上
是作为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产生作用
的。”其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尤为关键。班杜拉提
出，儿童的社会行为习得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
现实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来完成的。［２２］１－６但网
络社会时空转型中，现在青少年的效仿对象越来
越摆脱传统的 “此时此地”限制。大众传播媒介
故此也就成了他们观看世界的 “窗口”。因此，
感知外部世界、判断或选择正确的榜样与价值标
准，无不需要青少年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和独立
思辨能力，这些也因此成为其健康社会化的重要

保证。
青少年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他们在面对不同媒

体信息时，表现出的认知、选择、理解、评估以
及传播等能力与素质。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培养与
提升，首先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和完善
相应政策和法规，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相
对良好的现实环境；其次，相关学校教育机构还
应增设媒介素养教育方面课程，加强对青少年媒
介素养的训练和培育；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大众传媒更应强化其内容生产过程中的精品
意识，通过传播正能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等来积极推动青少年健康社会化，这也是
中国大众传媒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青少年辨

识网络社会中纷繁芜杂、良莠不齐、海量甚至是
泛滥的信息，更有利于青少年社会化中的榜样树
立和价值观形成。但必须正视的是，网络社会崛
起，尤其虚拟社区越来越嵌入到青少年日常生
活，青少年群体的交往娱乐化、阅读碎片化和信
息消费快餐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难免会导致尼
古拉斯·卡尔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ｒｒ）所言的 “浅薄”
现象普遍发生。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升
青少年媒介素养，另一方面还应强调对其独立思
考能力和理性思辨力的培养。这不仅需要我们的
教育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同样需要政府、社
会、家庭、学校和大众媒体等各方的协同合作。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

上曾经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支持和帮
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３］故此，网络社会时空转
型情境下，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青少年
初级群体及其认同，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及其
理性思辨能力，不仅关系到网络社会转型中青少
年社会化风险规避，同样也关系中国社会的未来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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